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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　　　　新型两性关系的潜在召唤

“男主女辅”、“男主外，女主内”的性别分工，是以体力为

基本创收方式的家庭经济的结果。女性顺从、服务于男性符合父

权制家族的整体需要，但对精神生活要求较高的个体男性也可以

用爱侣、同类的视角审视女性，其女性观不会完全保持在“男尊

女卑”的限度之内。

从本质上说，两性之间的爱情生活要求精神、人格上的相互

尊重，这与伦理规范训导女性“战战兢兢，常惧黜辱” 、“ 唤 来

便来，唤去便去” 不免有所异趣。在文学史上，文人经常能捕

捉到恋人、夫妻之间的炽烈感情，给以热情的抒写。比如“相见

时难别亦难，东风无力百花残。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

干。” 、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取次花丛懒回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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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“执首相看泪眼，竟无半缘修道半缘君。” 语凝咽。⋯⋯此去

，经年，应是良辰好景虚设。便纵有千种风情，更与何人说

等等。类似抒写多将两性置于互为所爱、不可替代的对等地位，

表现出对妻子、情人的高度尊重。明代陈继儒更曾明确指出：

夫妇而寄以朋友之义，则衽席之间可以修省，一唱一

和，其乐无涯，岂独可以生子哉？终身之业，万化之源，将

基之矣。③

这段话将一唱一和的朋友之义视为夫妇生活乐趣的来源，可谓道

破了人类爱情的真谛。比较起来，唐代以后，两性之间的爱情体

验更成为文人重视的话题，这暗示着两性感情生活在人们内心的

地位正在悄然提升。感情生活的对等、共建特征，使男尊女卑的

文化屏障在一部分人的心里出现裂痕。

此外，很多文人还以同情的态度关注女性命运。有些诗人立

足于君臣、夫妻（妾）关系的相似性，借为女性鸣不平抒发自己

身不由己的惆怅之情，比如“君恩如水向东流，得宠忧移失宠

愁”、“以色事他人，能得几时好” 、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

，何必曾相识” 、 ，等等。“千金纵买相如赋，脉脉此情谁诉

（唐）元稹：《离思》。

（宋）柳永：《雨霖铃》。

。
陈继儒：《祈嗣真诠》和室，第

李商隐：《宫词》。

李白：《妾命薄》。

白居易：《琵琶行》。

（宋）辛弃疾：《摸鱼儿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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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“至竟息亡缘底事？可载出一边来，更衣不减寻常数” 怜金古

。坠楼人” 明代中后期，李贽、冯梦龙、凌濛初等人更明确以

“同为人类”为立足点，抨击社会对女性的不公正待遇。仅以凌

初为例，他在《二刻拍案惊奇》卷十一中曾经借叙述人之口这

样议论：

天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。假如男人死了，女人再嫁，便

道是失了节，玷了名，污了身子，是个行不得的事，万口訾

议。及至男人丧了妻子，却又凭他续弦再娶，置妾买婢，做

出若干的勾当，把死的丢在脑后，不提起了，并没人道他薄

幸负心，做一场说话。就是生前房屋之中，女人少有外情，

便是老大的丑事，人世羞言，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，贪淫好

色，宿娼养妓，无所不为，纵有议论不是的，不为十分大

害。所以女子愈加可怜，男子更加放肆。这些也是伏不得女

娘们心里的所在。

类似观点可以被视为父权制时代女性同情论的最强音。

无可否认，在“男主女辅”的分工状态下，要求女性服务、

从属于男性必然是整个社会的主导态度，个体的男性可以从“爱

侣”和“同类”的角度给予女性一定的尊重和关怀，但大多坚持

也有些诗人则单纯表达对女性不幸遭际的感慨，如“可怜闺里

、“未央墙西青草路，宫人月，长在汉家营” 斜里红妆墓。一边

①（唐）沈诠期：《杂诗三首》。

②（唐）王建：《宫人斜》

③（唐）杜牧：《题桃花夫人墓》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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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性对丈夫的从属关系，俯视、占有女性的思维定势依然存在。

明代冯梦龙在《情史》中反复宣扬“情之所钟，万物皆

、“天下莫重于情、“生生而不灭，惟情不虚假” ，赘” 莫轻于

，是当时主“情”派的重要代表。财” 其《情史》卷七云：

夫情近淫而淫实非情。今纵欲之夫，获新而置旧，妒色

之妇，因婢而虐夫，情安在乎！惟淫心未除故耳！

这是要求双方的忠实和尊重。但男子“忠实”的表现只是

“获新”而不“置旧”，女子不能“因婢而虐夫”，即不能有独享

丈夫爱情的愿望，其婚姻观念中显然仍有男子中心的意识。《悦

容篇》亦云：

情之一字，可以生而死，可以死而生。故凡忠臣孝子，

义士节妇，莫非大有情人。故丈夫不遇知己，满腔真情，欲

付之名节事功而无所用，不得不钟情于尤物，以寄其牢骚愤

懑之怀。至妇人女子，一段不可磨灭之真，亦惟寄之以色事

人一道。昔云士为知己者死，女为悦己者容。每感斯言。

男性优越感溢于言表。

与之类似，女性同情论者的立足点亦很难完全离开父权制礼

法观念的轨道 上文曾经引述凌濛初反对单方面要求女性保守贞

①冯梦龙：《情史》卷十六。

《情史 序》。

③《情史》卷十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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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，他本人却也未能免除此弊。其《二拍》卷十一还曾表述：

若是男子风月场中略行着脚，此是寻常勾当，难道就比

了女人失节一般？但是果然负心之极，忘了旧时恩义，失了

初时信行，以致误人终身，害人性命的，也没有一个到底不

报应的事。

论理“男子风月场中略行着脚”与“女人失节”为同等之事，但

在父权制道德观念中却未被当作同等之事来对待，这正是凌濛初

所说“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”之处，而凌濛初在此处却认可

了。他所反对的只是男人“负心之极”、“误人终身，害人性命”

的极端行为而已。表现于主“情”派和女性同情论者身上的这种

倾向，进一步说明父权制所要求的“夫御妇，妇事夫”已经成为

根深蒂固的观念。

在父权制社会中，随着整体文化品位的提高，女性（主要指

官宦、书香之家的女性）素质亦得到一定发展，尤其在明清时

期，女性文化更出现了比较繁荣的局面。而“夫御妇，妇事夫”

的思维定势，却对女性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构成了阻碍。

明清女性文化的繁荣主要表现在文学、艺术方面。即文学创

作而言，明代“良媛以笔札垂世者多矣” ，清代女性文学作品

，集更是“超轶前代，数逾三千 。仅以词的创作而论，考察明

清以前的词坛，那基本上是一个男性的天地，女词人既少，知名

沈德符：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十三。

胡文楷：《历代妇女著作考 年自序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月

新 版， 页第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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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更鲜。据清初《林下词选》所录而言，宋元两朝的闺阁词人不

到百家。而仅仅有清一代的女词人，据许乃昌汇辑的《小檀栾汇

刻闺秀词》及《闺秀词钞》二书，即有六百余家。其中徐灿、顾

贞立、吴藻、顾太清等人，成就还非常突出。

明清女性在艺术创造方面亦表现出极大的潜力。女作家李

因、黄媛介、朱柔则、吴兰畹、何慧生等均擅长作画，黄媛介曾

“僦居西泠桥头，凭一小阁，卖诗画自给，稍给便不肯作” ，一

时传为佳话。冒辟疆的《影梅庵忆语》记述董小宛在烹饪、刺

绣、茶道、花道、制作香丸等方面都有高超的技艺，处处追求清

新自然、恬淡雅致的艺术美感；沈复的《浮生六记》追忆芸娘发

明“活花屏”、制作“梅花盒”等等，均为明清女性的艺术慧性

留下了不朽的见证。

面对女性文化的繁荣，很多人仍将女性文化的存在价值界定

为满足男性生活和精神的需要。如冯梦龙曾云：

譬之日月：男，日也，女，月也；月借日而光，妻所以

齐也；日殁而月代，妻所以辅也。此亦日月之智，日月之才

也。今日必赫，月必壹壹，曜一而已，何必二？②

清代袁枚亦云：

俗称女子不宜为诗，陋哉斯言！ ⋯余按荀奉倩云：

“女子以色为主，而才次之。”李笠翁则云：“有色无才，断

陈维崧：《妇人集》。

冯梦龙：《智囊补 闺智部总叙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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乎不可。”有句云：“蓬心不称如花貌，金屋难藏没字碑。”

清代陈句山亦有类似观点：

世之论者每云“女子不可以才名，凡有才名往往福薄”。

余独谓不然。⋯⋯诚能于妇职余闲，流览坟索，讽习篇章，

因以多识故典，大启性灵，则于治家相夫课子，皆非无助。

以视村姑野媪惑溺于盲子弹词、乞儿谎语为之啼笑者，譬如

一龙一猪，岂可以同日语哉？又《经解》云温柔敦厚，诗教

也。⋯⋯由此思之，则女教莫诗为近。才也而德即寓

焉矣。②

以上引文均从反对压制女性智慧的角度立论，已经表现出开

明的态度，仍未肯定女性文化存在的独立价值，整个社会对女性

文化的认识程度由此可以想见。

视女性为附属物的思维定势，与女性文化的自身发展趋势构

成了矛盾。表现在女性文学方面，“相夫教子”的要求使女性创

作的体裁和题材选择受到严重限制。如上文引述陈句山之语：

“女教莫诗为近”，浅俗鄙俚的通俗文学不宜为女性涉足；同样，

作为闺娃，“辞章放达，则有伤大雅” 。女性文学在种种限制下

举步维艰。

女性文学符合男性“红袖添香”、“相对忘言”的审美需求，

袁枚：《随园诗话》补遗卷一，第六十二条。

陈句山：《紫竹山房文集》卷七。

明代女作 寄弟》。家梁孟昭：《墨绣轩吟草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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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有如此的困境，少数女性涉足“少雅趣”的学术、科学领域，

甚至希望在社会上建功立业等等，更难得到理解与支持。清代女

性王贞仪对天文、气象、地理、数学和医学均有研究，是一个很

有天分的科学人才。但身为女性，她不可能得到像男性一样的求

学和研究条件，其《星象图释》、《筹算易知》、《术算简存》等著

作在其生前亦无法刊行。面对种种不公正待遇，贞仪悲愤地表

示：“岂知均是人，务学同一理。”

类似的不平呼声，也经常出自一些“事功”型女性之口。如

女戏曲家王筠在其剧本《繁华梦》卷首有自题《鹧鸪天》一词，

清楚地传达了壮志难遂的感慨：

闺阁沉埋十数年，不能身贵不能仙。读书每羡班超志，

把酒长吟太白篇。怀壮志，欲冲天，木兰崇嘏事无缘。玉堂

金马生无份，好把心事付梦诠。

同样为“闺阁”所“沉埋”的陈端生、吴藻、邱心如、沈善宝等

人，亦有相似的心事。陈端生与邱心如分别在其弹词作品中塑造

了女扮男妆的主人公形象，女主人公的命运也很接近：均以超人

的才智位列三公，但在其女性身份暴露后，又都不得不回到闺

阁。陈作《再生缘》中的孟丽君表示：“何须必要归夫婿，就是

这正室王妃岂我怀？” 邱作《笔生花》中的姜德华亦云：“枉枉

的，才高八斗成何 都对传统用？枉枉的，位列三台被所排。”

王贞仪：《德风亭初集 论学》。

陈端生：《再生缘》第四十四回。

邱心如：《笔生花》第二十二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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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男主女辅”、“男主外，女主内”的社会定位表示强烈不满。清

代著名女词人吴藻一生以不能做男子为恨，她曾写剧本《乔影》

（又名《饮酒读骚图》），女主人公着男子装，寄托女子怀才不遇

之命运悲剧更甚于屈原的寓意。女词人沈善宝更以绝望的语调呼

吁：“问苍天，生我欲何为？空磨折！”

在明清之前虽然也有女性不甘雌伏之例，如武则天、黄崇

嘏，但女性的不平心理从未像明清这样普遍而激烈。这说明女性

文化的发展，已使部分女性具有了初步的自觉向社会发出要求平

等和独立地位的召唤。

清代杰出的文学作品《红楼梦》、《镜花缘》等，曾对这种

召唤作出回应。《红楼梦》首章自序云：“互念及当日所有之女

子，一一细考较去，觉其行止见识，皆出我之上。⋯⋯我之罪

固不免，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，万不可因我之不肖，自护其

短，一并使其泯灭也。”言明“我”对女性的尊重出自女性自

身的杰出表现。引文中“历历有人”一语亦确属明清女性文化

的实际写照。这说明《红楼梦》的女性观与明清女性文化的初

步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。细心阅读作品可以发现，它不仅对明

清女性的文化品位给予了热情的渲染，而且以一个新颖的提

法：“意淫”观，设想出一种两性独立、平等的新型关系模

式。

在小说第五回中，曹雪芹借人物警幻之口，将宝玉的“女性

情结”界定为“意淫”，这种提法既表达了对“淫”的独特理解，

又将“意淫”与“淫”进行了精神实质上的区分：

①沈善宝：《满江红 渡扬子江感慨》，《鸿雪楼词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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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古来多少轻薄浪子，皆以“好色不淫”为饰，又以

“情而不淫”作案，此皆饰非掩丑之语也。好色即淫，知情

更淫。是以巫山之会，云雨之欢，皆由既悦其色，复恋其情

所致也。吾所爱汝者，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。⋯⋯

淫虽一理，意则有别。如世之好淫者，不过悦容貌，喜

歌舞，调笑无厌，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，供我片时之趣兴。

此皆皮肤淫滥之蠢物耳。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，吾辈

推之为“意淫”。“意淫”者，惟心会而不可口传，可神通而

不可语达。⋯⋯

这段话将“淫”解释为“好色”、“知情”，即对女性的好感。

语意表明好色系男子之常情，因此对“淫”不应有所避讳，但

“淫”之境界则有所不同。一般男子“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，

供我片时之趣兴”，只不过是“皮肤淫滥之蠢物”，那么与此相

反，宝玉的“意淫”必非对女性的欺辱和占有。小说第七十八

回贾太君的一段感慨，可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“意淫”的特

点：

我也解不过来，也从未见过这样的孩子。别的淘气都是

应该的，只他这种和丫头们好却是难懂。我为此也耽心，每

每的冷眼查看他。只和 头们好，必是人大心大，知道男女

的事了，所以爱亲近他们。既细细察试，究竟不是为此。岂

不奇怪？想必原是个 头错投了胎不成？

宝玉之所以会使人产生“丫头投胎”的错觉，正在于他对女性的

喜爱基本上超越了功利的、占有的层次。可以说，“意淫”观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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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女性视为喜爱和倾慕的对象，又尊重女性的独立。曹雪芹不仅

借警幻之口提出了“意淫”观，而且由她指出女性和社会上一般

人对“意淫”观必持相反态度：“汝今独得此二字，在闺阁中顾

可为良友，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诞，百口嘲谤，万目睚眦”，

这进一步说明曹雪芹立志要做“闺阁良友”，将女性视为平等、

独立的群体。这种女性观之所以会“百口嘲谤，万目睚眦”，正

因为它表达了对世俗女性观的背离。

在小说中，持有“意淫”观的宝玉始终希望“女儿不嫁”，

这表明曹雪芹已清醒地意识到占有、俯视女性的观念是如此普

遍，以至于女性在世俗婚姻中无法保持自身的独立。《红楼梦》

关于女性文化的热情描写与“女儿必然要嫁”的恐惧意识交织在

一起，艺术地揭示了女性文化在自身发展与礼教束缚之间的尴

尬、荒诞处境，具有深厚的哲理意蕴。

《红楼梦》的接受史同时也是其新型女性观的解读史，而正

确解读《红楼梦》必然伴随对世俗女性观的审思与提纯。如脂砚

斋在警幻提出“意淫”观处批道：“按宝玉一生心性，只不过是

体贴二字，故曰意淫。” 清代二知道人评价宝玉“必务求兴女

子之利，除女子之害，利女子乎即行，不利女子乎即止” 等

等，均抓住了《红楼梦》主张关怀与尊重女性的特点，且表达了

感佩与赞赏态度。

相比之下，李汝珍在其《镜花缘》中强调设身处地为女性着

想，反对缠足、扎耳，支持女性参政、研究学术等等，种种观点

亦导向使女性“各得其情，各遂其欲”，与宝玉的“意淫”观有

①甲戌本第五回。

《红楼梦说梦》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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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内在的联系，对《红楼梦》女性观的理解显然更为精到。尤其
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镜花缘》有关女性参政、研究学术等观点直接

呼应女性文化独立发展的要求，对于冲破俯视、占有观念审视女

性文化具有更明确的启示意义。

类似《红楼梦》、《镜花缘》等优秀作品的出现，进一步说明

建立新型的两性关系模式已成为时代的潜在召唤。追求“你好我

自好，你失我自失”的平等、和谐境界不仅是宝黛的愿望，也将

成为人类文化的浪漫主题。只是根本改变女性和女性文化的依附

地位不仅有待于全社会的共识，更有待于冲破建立在农耕文明基

础上的“男主女辅”、“男主外，女主内”的家庭经营格局，历史

在倾听召唤的同时寻找着突破点。

二　　　　塑造“国民之母”

很多研究成果证明 ，近代初期上海等通商口岸出现了女性

职业化趋势，打破了“男主外，女主内”的家庭经营格局，拥有

经济自主权的女性开始追求自由、开放的生活方式，这对传统的

“夫唱妇随”、“从一而终”的伦理观念带来了冲击；同时，来华

教士对于兴女学、弛女足和男女平等思想的倡导，也为中国开启

了一扇透视西方文明的窗口，予先进之士以启迪。不过，从女性

就业角度而言，当时女性的主要就业方式是出卖色相和廉价劳动

力，职业女性还没有摆脱受践踏和受歧视的地位，她们的某些表

①就笔者所见，罗苏文先生的《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》在此方面论

述最详实 上 年 月海人民 第 版出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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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虽然对旧有的社会规范具有破坏性，但下烟馆①、开台基②等

行为盲目追求放纵，精神品位相当低下，表明这些女性还没有探

询自我价值和生存意义的明确意识，她们的举动无法带来真正的

妇女解放。从西方先进思想的影响而言，传教士对于办女学、废

缠足和男女平等观念的倡导虽然得到了少数有识之士的认同，但

直到戊戌之前，中国政府还没有一种着眼于改善女性生存条件的

措施，国内没有一所自办的女学，废缠足组织也屈指可数。以上

两点，表明提高女性地位的社会变革在近代中国面对着巨大的传

统观念的阻力，国人主动、自觉改善女性命运的历史新页在

世纪末之前尚未真正揭开。

在积贫积弱、饱受外侮的近代中国，图强是朝野上下的共同

愿望。甲午战败更使全国震动，救亡图存、强国保种成为当务之

急。此时，一些维新志士指出女性的愚昧暗弱是导致种族不良、

国家贫弱的重要因素，相应地，促进女性的身心健康也就被视为

强国保种的一条重要途径。在这样的舆论导向下，一系列着眼于

转变女性的生活形态与思想观念的措施终于冲破种种社会阻力，

相继出台。

年 月 日《论①《申报》 妇女入馆吸烟似宜缓禁》说女性

“今且于酒肆、茶坊外日游烟馆矣”，点明女性已广泛涉足酒肆、茶坊、烟

馆等娱乐场地。这篇文章评价说：“甚哉！洋泾浜租界地方之妇女，岂已忘

其身之为女哉 感慨近代上海女性的生活方式不再像传统妇女。

“ 年 月 日《论从台基”即容留男女同宿之处，《申报》

一之义》云：“彼女仆之来自乡间者，习处其中，渐不知廉耻为何事⋯⋯持

家健妇顿为逐水荡妇，窈窕村姑甘做妖娆淫女，夫不能制，父母不能防。

因是谋野合者，姘头居然半夫；作嫁衣者，易姓几如传舍。甚而台基撮合，

士夫以下无有良家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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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启超作为维新派的重要代表，在鼓吹、酝酿改变妇女生存

年的《变法通 论女议

学》 这样论述：

孟子曰：逸居而无教，则近于禽兽。痛哉斯言乎！执一

人而目之曰禽兽，未有不色然怒者。然信如子舆氏之言也，

则今日之近于禽兽者，何其多也！海内之大，圆其首方其足

之种，盖四万万。其名之为农为工为商为兵，终身未尝读书

者，殆一万九千万有奇。其名之为士，号称读书而实未尝读

书者，殆数百万。其圆其首而纤其足，不官不士不农不工不

商不兵，而自古迄今，未尝一读书者，凡二万万。不宁惟

是。彼之官焉士焉农焉工焉商焉而近于禽兽者，犹或以禽兽

为可耻也；此之不官不士不农不商不兵而近于禽兽者，岂直

不耻，乃群天下之人以为是故其然耳。⋯⋯居今日之中国而

与人言妇学，闻者必曰：天下之事其更急于是者，不知凡

几。百举未兴，而汲汲论此，非知本之言也。然吾推极天下

积弱之本，则必自妇人不学始。请备陈其义以告天下。

一义曰：公理家之言曰，凡一国之人，必当使人人各有

职业，各能自养，则国大治。⋯⋯今中国之无人不忧贫也，

则以一人须养数人也。所以酿成此一人养数人之世界者，其

根源非一端，而妇人无业实为最初之起点。虽然，等是人

也，何以或有业或无业？盖凡天下任取一业，则必有此业中

所以然之理，及其所当行之事，非经学问不能达也。故即以

页。

状况的工作中表现得最为突出。其

①《饮冰室合集》第一册，中华书局 年 版，第月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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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子而论，大率明达事理之人，谋业甚易，反是者谋业较

难。然则学也者，业之母也。妇人之无业也，非天理宜然

也。其始据乱之世，专尚力争，彼男子之欲有事者，固非妇

人之所能也。于是以妇人为不足轻重者，而不复教之。既不

教矣，其无从执业，有固然也。积之既久，渐忘其本来，则

以为是固当生而不事事，而嗷嗷待哺于人者也。是以男子贵

而妇人贱，妇人逸而男子劳。逸而贱，非人情所乐也；贵而

劳，亦非人情所乐也。则何如均其贵贱，亦均其劳逸之为得

也。

二义曰：人有恒言曰，妇人无才即是德，此谰言也。欲

令天下女子不识一字，不读一书，然后为贤淑之正宗，此实

如曰无祸天下之道也。 才即是德云耳，则夫乡僻妇妪，

不识一字者不啻千百亿万，未尝闻坐此之故，而贤淑有加。

为惟闻取帚之谇，反唇之稽，视宦学家之妇人，殆亦甚焉。

则又何也？⋯⋯夫妇人岂性恶耶？群块然未经教化之躯壳若

干具，而键之于一室，欲其能相处焉，不可得也。彼妇人之

累男子也，其不能自养，而仰人之给其求也，是犹累其形骸

也。若夫家庭之间，终日不安，入室则愀，静居斯叹，此其

损人灵魂，短人志气，有非可以常率推者。故虽有豪杰倜傥

之士，苟终日引而置于床第筐箧之侧，更历数岁，则必志

局琐，才气消磨。若是乎妇人果为鸩而不可近也。夫与其饮

鸩而甘之，则盍于疗鸩之术，少留意矣。

三义曰：西人分教学童之事为百课，而由母教者居七十

焉。孩提之童，母亲于父，其性情嗜好，惟妇人能因势而利

故治天下之大本二，曰导之。 正人心，广人才；而二者

之本，必自蒙养始；蒙养之本，必自母教始；母教之本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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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妇学始。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源也。

四义曰：胎教之道，《大戴礼》、《论衡》详哉言之，后

世此义不讲盖久。今之西人则留意焉。西国公理家考物种人

种递嬗递进之理，以为凡有官之物，一体之中，有其死者

焉，如一草木根荄枝干、果实花叶，其死者也；而常有不死

者，离母而附于其子，绵绵延延，相续不断，是曰传种。惟

人亦然。虽然，两种化合之间，有浸淫而变者，可以使其种

日进于善。⋯⋯今之前识之士忧天下者则有三大事，曰保

国，曰保种，曰保教。国乌乎保，必使其国强，而后能保

也。种乌乎保，必使其种进，而后能保也。进诈而为忠，进

私而为公，进涣而为群，进愚而为智，进野而为文，此其道

也。教男子居其半，教妇人居其半，而男子之半，其导原亦

出于妇人。故妇学为保种之权舆也。

这段话由反驳藐视女性教育的世俗观点入手，指出女性在社会中

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而发展女学也由此具有重要意义：第一，

女子占全国人口的半数，若她们接受职业教育，成为“执业之

人”，不再“待养”于男子，则可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。第二，

女子是重要的家庭成员，其举手投足会左右家庭气氛，影响男子

的情绪。她们若无学则会不通情理，徒争强弱于筐箧之间，使家

庭难睦，从而消磨男子的神志；只有在接受教育之后，她们才能

胸襟开阔、神智清明，营造健康向上的家庭氛围，成为男子的贤

内助。第三，对孩子影响最大的往往是母亲，只有发展女学，培

养女性的德行和开发女性的智力，才能使孩子受到良好的启蒙教

育。第四，女性担负着繁衍种族的重要职责，其精神气质会通过

遗传影响后代，若发展女学以改善女性的精神气质，则能够提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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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族的质量，达到保种强国的目的。

在从国、家、孩子需要的角度阐述发展女学之必要的同时，

梁启超也谈到“逸居而无教，则近于禽兽”、“逸而贱，非人情所

乐也”，即指出受教育和通过自食其力获取尊重是女性作为“人”

应该享有的同等权利。这种论述方式告诉人们帮助女性得到

“人”的权利不仅不会损害男性的利益，反而可以充分开掘她们

的潜能，使之真正成为贤妻良母，这对民族和国家都会大有裨

益。类似的议论虽然仍将女性置于为人妻、母的角色，但它们高

度肯定了女性对于民族和国家的价值。在那个救亡图存、国家民

族利益至上的时代，这种议论极易说服人们摒弃歧视、压抑女性

的传统观念，转而将改善女性的生活处境视为当务之急。

从《论女学》一文可以看到，维新派把兴女学当作提高女性

的生存能力和精神品位、使之获取尊重并有功于家国的核心措

施。此外，梁启超在《论女学》中还曾指出，缠足陋习“毁人肢

体，溃人血肉，一以人为废疾，一以人为刑戮，以快其一己耳目

之玩好，而安知有学，而安能使人从事于学，是故缠足一日不

变，则女学一日不立”，废止缠足也因此成为兴办女学的先决条

件与题中应有之义。在实施变革举措中，维新人士确实选择了先

“废缠足”、后“兴女学”的顺序。 年，广东人赖弼彤、陈

默庵创办龙山戒缠足会，这是国人自办的最早的戒缠足会组织。

梁启超为之作《戒缠足会叙》，刊载于《时务报》第 册上，海

内闻风而动。同年底，湖南人吴性刚（字温仲）在岳州成立戒缠

足会，有会员 余人。 年初，陈保彝在长沙地区成立戒

①见《湖南吴温仲来书》，《时务报》第 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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